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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朝代 学校类型 入学年龄 考校制度

宋代

国子学 七品以上子弟入学。
在教学和考试方面没有形成完备的制度，而被太学所取

代。

太学 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

考试类型：私试、公试和舍试。私试即平时考查，每月

举行一次；公试指升舍考试，每年举行一次；舍试指内

舍升上舍的考试，间岁举行一次。

明代
国子监

学生分为官生、民生两类，民生包括举监、贡

监、荫监和例监。其中：贡监为年二十以上者，

资性淳厚，学问有成者；荫监为年十四以上，

三十以下者。

国子监分六堂，学习时间大概为四年，实行升堂积分之

法。正义、崇志、广业堂为第一阶段，学习时间为一年

半；修道、诚心堂为第二阶段，学习时间为一年半；率

性堂为第三阶段，学习时间为一年 （只要在一年之内通

过孟月、仲月、季月考试，且积八分者既可毕业）。

太学 学生及课业内容无明文可考，且国子监和太学在指称对象上完全一致。

清代 国子监 学生分为贡生、监生两类。

考课分为：大课、月课、堂课、季考、小课等类型。其

中：大课每月十五日举行，月课每月初一，堂课每月初

三和十八，季考每三月一次，小课每月三次。

　　从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办学实践活动来看：第一，
学校具有明显的阶级性，不同级别的学校招收不同

等级的学生；第二，学生的入学年龄在更大程度之

上由学生所处的等级决定，而不是由学生的具体年

龄来决定；第三，学校的考校制度相比科举考试制

度来说，没有形成比较固定的制度运作模式，学校

考校制度随朝代更迭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四，

学校的考校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较为注重对学生

“业”和 “道”两个方面的考核；第五，从国子监

监生的来源和构成情况来看，古代学校教育逐步呈

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具体表现为学生来源的多样性

和平民化。总之，古代学校教育的等级性和阶级性

较为明显，还没有形成较为固定的学校教育制度，

古代学校教育仍然处于前制度化教育阶段。

三、《学记》之中年考校制的近代演变
明末清初随传教士而传入中国的西方学术，或

因传教士在华传教的术语和礼仪问题导致文化冲突

与权势较量而引发礼仪之争，或因 “受到皇帝个人

兴趣的影响，一旦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兴

趣，则中西文化交流就会受到挫折”［３］等种种因素

而中断，“而此时的中国教育制度仍然服从古代经典

和官方行政教条，它不可能发展和奠定现代科学的

基础”［４］。虽然开明官僚和知识精英对西学有一定

程度上的文化认同，但是在面对既作为中华民族文

化遗产代表又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和精神

工具的中国传统教育之时，他们内心的矛盾和冲突

是可想而知的———迎拒与选择。以和缓渐进的 “中

—西”二维思维模式来打破中国封建文化的 “一

元”思维，从学习、引进西方现代教育起步借此来

实现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救亡图存目的，就是

开明官僚和知识精英在近代社会面对国内外困局所

作出的艰难抉择。 《学记》之中年考校制经典重释

的话语转换及官办新式学堂的创建，就是近代社会

思维模式转变在教育领域的真实写照。

（一）《学记》之中年考校制考释的话语转换

正如先师王炳照教授曾指出：“中国传统教育向

现代教育转变，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不断

学习、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教育，逐步改造中国封建

教育的过程，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 ‘西学东渐’

的过程。”［５］受 “中体西用”思维模式的影响和制

约，“西学东渐”的过程就是知识精英在其知识范

围之内不断接受和学习西学的过程，就是在传统知

识结构和思维模式之内不断融入和接纳西学的过程。

素有 “南康北刘”之称的康有为和刘光?，可以被

视作为 “西学东渐”过程之中接受和学习西方学术

的代表性人物。如果说康有为 《孔子改制考》可以

被称作为一部政治方面维新变法理论著作的话，那

么刘光? 《学记臆解》则可以被称作为一部教育方

面维新变法的理论著作，两部著作都是试图在借用

西方文化元素对传统经典文本进行重新诠释的基础

之上，从政治和教育领域直面近代社会救亡图存、

富国强兵的时代主题。

刘光? （１８４３－１９０３年），陕西咸阳人，字焕
唐，自号古愚，被誉为 “旷世通儒” （陈三立语）、

“关学后镇” （梁启超语）、 “博大文儒” （康有为

语），“百年以来关中学者，要必以光?为巨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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